
他们家的船在水上。外祖父蹲
在船头抽烟袋，外祖母在灶间里做

晚饭，炊烟和鱼汤的香味弥漫河
面。他跳上船，外祖父站起来，对着
鞋底磕烟袋，问他去哪了。
“带人批斗特务老蒋了。”
“带人？”
“‘革命闯将尖刀排’。”
“就是弄瞎张老师左眼的那

帮人？”

“我是排长，”顾念章没当回
事，他都没看见外祖父脸上的皱
纹全都垂下来了，“管事的。弄瞎
数学老师时我不在。”

外祖父一脚就踹过来了。十
五岁的顾念章抱着肚子一屁股坐
进运河里。这是他第二次在非常

时刻掉进运河。等他抱着肚子湿
淋淋地爬上船，发现外祖父慢慢
蹲下来，抢在他前头哭了，老泪咕
嘟咕嘟往下掉。外祖父的哭相实
在不怎么样，乍一看像在笑，长时
间没哭过，基本的技巧都忘了。
“知道你爸妈怎么死的？”外

祖父指着他说，“就是被批斗死

的！你爸妈被捆在操场上，活活冻
成了冰棍！”

这顿骂立竿见影，一下子就
让十五岁的顾念章理解了“批斗”
最终可能意味着什么。苦难，离
散，死亡，失去。他把一肚子委屈
咽回去，湿漉漉地蹲到外祖父对

面。他不会去道歉，他还没有修炼
出后来才有的雅量、真诚和本色，
在过错面前及时地认领；他只是蹲
下去，一声不吭，外祖母只好把干
外套披在他的湿衣服上。在接下
来祖孙两个蹲在船头的近半个小
时里，外祖父只说了一句话：“不

用想别的，就想想你爸妈。”
顾念章此后时刻想着爸妈。

他没有辞掉“革命闯将尖刀排”排
长的职务，为的是不让下面的人
找老姜麻烦。如果他的命令不那
么管用，一旦刘大刚带人冲到老姜
的茅草房前，就会发现他已经坐在
老姜的马扎上了。顾念章把声音

放大，让他们听见，他在用上海话
审问老姜。他告诉他们，他正在循
循善诱，迟早会套出发报机的下
落。上海话他们听不懂，叽里咕噜
的，但上海话是从大上海来的，洋
气，意味着某种权力；他一张口就
把他们比下去了。他们的自信和
革命斗志在听不懂的上海声音里

一点点后退，一直退到偏远的运河
边的村庄里。刘大刚挥挥手：“我
们走。让排长审。”

俄语比运河边的方言难学，
一天下来顾念章舌头都学麻了。

蹦蹦跳跳，这哪是学说外国话，完
全是体操训练。新鲜劲儿过了，顾
念章开始懈怠，老姜不干了，软硬
兼施让他学。他向顾念章描述了

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
明斯克，它们漂亮得如同天上的
城市；他跟他讲他在西伯利亚的
冒险经历，告诉他在匪夷所思的
俄罗斯白夜，他抱着酒瓶子跟苏
联人民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跳
舞。最后，老姜总结：你若想亲眼

见到这些，你如果想经历比上海
更冷的大雪之夜，你就得学好俄

语。只能偷偷地来他的小屋里学，
别让任何人知道，外公外婆、舅舅
舅妈和你的表哥表姐表弟表妹们
都不能知道。只是他们两个人的
俄语。顾念章答应了。弹跳的声音

已经够诱人了，还有广阔的俄罗
斯风光。他想象着北方连绵的异
国大地，舌头越发欢快地跳起舞
来。

老姜教得极认真，免费授课，
经常还要搭上饭菜。这是他这辈
子最后使用俄语的机会，顾念章

是他这辈子最后一个学生。在这
块辽阔的乡村野地，不会再有更
好的人选了；他甚至想过，即使顾
念章不主动送上门来，他也会想
办法去找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他不能让一肚子美妙的语言跟着
他进棺材。

如果塞缪尔夫妇把罗生特先

生视为“贵人”，那毫无疑问老姜
也是顾念章的“贵人”。他在他学
业荒疏的时候及时地喂养了他一
门外语；重要的固然在于早早地
掌握了一门语言，更在于修习俄
语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类似“专
业”的学习习惯和精神；他把他迅
速地从乡村初级中学的同伴中区

别了出来，成了一个潜在的知识
分子。顾念章逐渐静了下来，读书
和思考慢慢成了他的日常生活。
四年后，顾念章在省报上发表了
一篇题为“文化革命与运河生产”

的两千两百字文章，谈“革命切
要，运河生产更切要”，县委书记
碰巧读到了，觉得不错。一打听，
这个叫顾念章的待在村里，已经

从放散牛似的学校里辍学，跟舅
舅跑船了。他找人通知船队队长，
就是篡了顾念章外祖父位子的那
人，要见“有学问”的“革命接班
人”。见了面，县委书记被震撼了，
这小子肚子里墨水的确不少，尤
为难得他还说一口好俄语。县委

书记念书时学的就是俄语，两人
在办公室里还用俄语你来我往了

三五十个回合。书记纳闷，整天在
野地里跑，哪来这么一口标准的
好俄语。顾念章告诉他，老姜教
的。他把老姜供出来，是因为老姜
已经不在了。在他进县委大院的

半年之前，老姜肺结核、肺气肿发
作，夜半死在床上。次日清早，顾
念章推开老姜的门，老姜已经像
冰棍一样凉。
“老姜是谁？”书记问。
顾念章摇摇头。他只知道他

叫老姜，做过苏联专家的翻译，其

他什么都不清楚。
县委书记找来教育局局长，

今年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留
一个。几天后，局长来汇报，这个
姓顾的历史有问题，他爹做过洋
买办。
“爹早死了。爹是爹，儿是

儿。”县委书记说，“让他念了书，

更好地反省一下他爹的问题。”
那一年全县有两个北大推荐

名额，他占了一个。
坐船去北京的前一天，顾念

章去老姜坟边坐了一下午。带了
饭菜和酒，带了两刀火纸，他用俄
语和老姜说了一下午的话。坟在
运河边上，离老姜的茅草屋不远，

旁边是芦苇荡，风吹过来，所有的
芦苇和野草都弯腰，喤喤之声不
绝，如成千上万人在哭。顾念章没
有哭，跟老姜说话的时候他才意
识到，他是多么想离开这个地方。

不是不回来，而是离开，到更远的
地方去。所以，尽管他的俄罗斯渺
茫得近乎抽象，他依然认真地学
习俄语。他没哭，这也是老姜的愿

望，老姜托付给他的愿望———他
终老于此已经够了，他必须到世
界去。

走到通往外祖父家的岔路
口，顾念章觉得应该向老姜行拜别
礼，他在路中间跪下来。三拜之
后，抬起头，大风骤起，芦苇潮水

般涌动，老姜的坟不见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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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听筒握在手中半天，才勉强放到话机的凹
槽里。

刚转身，就见何首魁已站在他身后了，一脸不
高兴的样子说：“你不是派人去北京了吗？咋还需要
派出所去配合？”

南归雁不知道具体情况，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何首魁黑着脸问：“你们还去人吗？县局要求我必
须去。”

南归雁急忙说：“我跟你走。”
何首魁不耐烦地说：“对了对了，你去干啥？我

只是按县局要求，给你们说一声。不就一个温如风
嘛，我一个人就拎回来了。”说完，何首魁转身就走
了。

几天后，温如风倒是被“拎”回来了，可何首魁
“拎”得过了头。据温如风说，一共踢了他三脚，一脚
在大胯上，离最敏感部位只差几厘米；还有两脚在屁

股上，他的臀部非常瘦弱，经不住何黑脸这两脚。温
如风哗地脱下裤子让南归雁看时，的确还有两个紫
乌的撞击点，肿得像变质的桃子。他几乎是当着镇
上一堆干部的面褪下裤子的，里面也没穿裤衩，还打
起转身让人看了臀部，又看前胯。穿上裤衩，的确是
影响三处踢伤的视觉冲击力。朱武干急忙喊叫把裤
子提上，他偏不：“你们端公家饭的都不要脸了，我

个平头百姓还要啥脸。我准备上县找他王中石看
去，就在县城十字路口脱了看。”南归雁急忙劝他，
并硬帮着把裤子提上了。

他安顿朱武干把温如风弄到客房先住下，这边
听安北斗和镇北漠的汇报。

镇北漠说：“北京光天安门广场都不止镇中学
操场一百个那么大，找人实在太难。”

他直问：“老何为啥要踢人家嘛，还嫌不麻烦是

不是？”
安北斗没说话，还是镇北漠在回答：“既怪何

所，也怪老温。何所开始态度也能说过去，他就是那
么一张黑脸，笑着比拉下还难看。谁知老温死不上
套，走着走着，就朝一边溜。北京大得没边没沿的，
一钻进人群，鬼都寻不见。他都偷着溜好几回了。何
所那脾气么，就给了几脚，人才乖乖回来的。”
“这一踢，麻烦不更大吗？！”
南归雁又问了些其他情况，安北斗始终一言不

发。他说：“北斗，你觉得下一步该咋办？”
安北斗哼了一下鼻子说：“我知道该咋办？！”这

家伙好像对让他重新接手温如风的事，仍心怀不满
着。别人想去京城逛一趟，没安排上，还闹情绪呢。
他倒好，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看着他好长时间没
理发而变得像毛冬瓜一样的脑袋，还有那个听说已
摇摇欲坠的家庭，他也有些歉意，就说：“先去洗个
澡，吃了再说。”

安北斗起身就走了。他又问了镇北漠一些情
况，仍是理不出个把能安抚住温如风的头绪，他就上
派出所找老何去了。

老何根本就不认同现在这种处理方法。第一，
他不愿意去领人，是局里下了死命令，说只有他这样
的老公安才能对付住“老油条”。第二，他承认踢了
温如风三脚，那也是迫不得已。准备踢第四第五脚

时，让安北斗挡了。他说再让他逃掉，还得花更大的
人力财力去找。你镇上有钱，就派人满世界找去吧！
老何说他已给县局报告了，那三脚，随时等候处分。
第三，老何仍是让别太把温如风当回事，比他案情重
大的有的是。还是那句老话：没查个水落石出，不能
弄个冤案去安抚他。总之，何首魁认为一些领导是
怕出事，怕丢乌纱，还想当好人。温如风跪一下能
咋？还跪成爷了？谁想认这个爷认去，反正他不认。

他只认事实，只认法。说着他还把警棍折了折，像是
要动刑的样子对隔壁喊：“小高，把那个强奸幼女的
哈 货带到审讯室。对不起南大书记，我出去好几
天，攒下一堆案子推不动，回头谝！提人！”

南归雁找了一肚子气回到办公室，文书就说县
上来电话了，信访局要召开联席会议，专题研究温如
风上访事件。通知让他和何首魁，还有安北斗、镇北
漠去参会。

他本来是请了县文化局、商业局、旅游局的人
来，要商量如何进一步搞好“点亮工程”以带动旅

游发展呢，就不得不给几家分头打电话另约时间
了。叫何首魁，人家坚决不去，只派了副所长支差。
县上不同意，何首魁问强奸幼女案大，还是温如风
半棵树事大？最后上边也不得不退让，就让副所长
去了。

会从下午两点，一直开到晚上九点半才草草收
场。政法委书记主持会议。南归雁先检讨，说把人没

看住，然后由安北斗和镇北漠介绍情况。安北斗还
是没说话，仍由镇北漠把进京的前后经过讲了一遍。
镇北漠提前做了充分准备，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整得
跟说评书一样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尤其是在北京
找温如风的过程，比听评书都精彩。他讲完，让安北
斗补充，安却来了一句：“人没找到，说那些顶啥
用。”就再没话了。

（未完待续）

茵刘醒龙 （连载 12）

这个聚集了两百名厅局级干

部的会，议题是全省发展问题。大
家的智商都不低，心里都明白，现
任省长正好姓庄，用楚庄王来形
容，就算不是神来之笔，起码也是
人人心中所有、个个笔下全无的
绝妙借代。主持者顺水推舟，拿起
麦克风对大家说，希望到会与没
到会的各位厅局长，在今后的工

作中，人人做楚庄王手下的良臣
猛将！主持者宣布散会前后，庄省
长的表情像其一贯的严谨，谁也
看不出突然出现的“楚庄王”，在
他内心留下了何种痕迹。

郑雄自己却不甚满意。
昨晚郑雄还在北京的一家宾

馆苦苦思索，第二天上午的一个
文艺座谈会上，自己如何发言。郑
雄很快就找到肯定能够引起轰动
效应的观点：歌舞升平当然是斯
时斯地强盛的表现，比如楚国强
大时，全国上下男女老少都崇尚
歌舞，因为楚国的强大，其弱邻之
随国才可以放心地用铸造兵器的

宝贵青铜，铸造一套惊世骇俗的
曾侯乙编钟和曾侯乙尊盘，才可
以将能够装备一支精锐之师的几
千件青铜器随葬到曾侯乙墓中。

这套说辞，最终张冠李戴、大
材小用了，是因为省政府秘书长
亲自打电话强调，这是庄省长任
省长后的首个会议，要他务必赶

回来，还要他准备几分钟的发言。

郑雄下飞机后直接乘车到会
场，将本来要在北京说的话，在水
果湖说了。同样的话，在不同的地
方、不同的对象面前，说出来的效
果完全不一样。

如此懊恼，除了郑雄自己，没
有第二个人知道。

随后的半个月里，郑雄说庄

省长是二十一世纪的楚庄王那
话，表面上对省政府所在地水果

湖一带的政治生态没有产生任何

影响，实际情况正好相反。
对这事最敏感的当属郑雄自

己，在接下来规模相对较小，但规
格一样的会议上，一些以往见面
只是眼熟，从未打过招呼，更别说
深交的厅局级副职，只要郑雄与其
对个眼神，对方马上走过来与他握
手寒暄。有几个人还小声对他说

了意思相同的话：庄省长果真成了
楚庄王，郑雄就不需要接曾本之的
班，为继承大师与泰斗荣誉而奋
斗，而要弄个“国师”当一当！换了
别人，或许当面请求对方以后不要
这么说，郑雄却不然，不仅没有表
示异议，还有欣然接受的意思。

又过了半个月，那天天气很

不好，东北方向的天空中堆积着沉
重的焦黄颜色，空气中还飘着一股
刺鼻的异味。外面在疯传，说青山
那边一家化工厂发生了爆炸。

很快就有官方消息通过各种
途径辟谣，据说在微博上造谣的是
一位孕妇，已经被警察带走。电

台、电视台、微博、手机短信、街上
跑的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上的显示
屏，都在喋喋不休地告诉人们，真
正的原因是近处的江汉平原、远处
的黄河平原与淮河平原的农民们
不听劝阻，坚持按照最原始的方式
焚烧麦秸秆。水果湖一带还是少
有人相信，人家农民烧麦秸秆又不

是一年两年，千百年来每到抢收抢
种的季节都是这样烧，为什么去年

前年和大前年没有？为什么发大

洪水的一九九八年没有？为什么
毛泽东畅游长江时没有？为什么
一九三八年武汉保卫战时没有？
为什么辛亥革命时没有？连水果
湖一带的人都不相信官方消息，
在东湖路上聚居的文化人，平时
就自由散漫富于想象，这时候更
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像一年级小学

生那样幼稚了。
不久前，文化厅还在车比人

挤、楼比车挤的紫阳路一带办公。
自从在东湖路新建办公大楼之
后，东湖一带丰富的负氧离子所
带来的快感，不能不让大家心里
产生一些小贪婪。忽然之间又像
回到旧社会，心里的不舒服自然

不比往常。也没有人串通，也不知
道是谁说了一句，水果湖那边全
都提前下班了，从厅长到科员，上
上下下的人立刻形成一种默契，
离下班时间还有半小时，就收拾
东西往电梯间走。

郑雄和大家一样，正往电梯

间走去，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一看来电显示的是“李秘

书”，郑雄马上想到一个月前的那
次即席发言，便拿着手机让铃声
一直响到不再响。自那次提及庄
省长是当代楚庄王之后，郑雄就
有预感，“李秘书”三个字或早或
迟，总要出现在自己的手机屏幕

上。因此，他甚至将自己正在开
会、商谈公务、读书学习、出差在

外、回楚学院研究自己暂时还不会

放弃的课题，以及正好与曾本之在
一起等等一切的可能都仔细想过，
并对每一种可能，都进行了可行性
设计。郑雄最终还是觉得，在所有
的方案中，当着曾本之的面接听这
通电话是最适当的。

所以，郑雄希望“李秘书”再
次出现在手机屏幕上时，自己已经

回到曾本之家里。
从任副厅长的第一天起，郑

雄下班一般都不坐专门配给他的
公务轿车，更不坐班车，出了院门
横穿翠柳街，往东走几十米，再右
拐弯上东湖路，沿着四季都有花
开、双向八车道的大街走上七八百

米，进入地下通道横穿东湖路，从
四茵二、四一一、五五二等几路公
交车经停的湖北日报站牌下面钻
出来，继续往南走上七八百米，再
在省博物馆和省美术馆之间左转
弯进入黄鹂路东段，向东再走上
七八百米，就到了曾本之家所居住
的小区了。

是着急要接李秘书的电话，
还是由于天气太不好，郑雄没时
间细想。他少有地上了自己的专
车后，司机小胡对恶劣天气评论
了两句，郑雄就不耐烦地要他专
心开车。只有两公里的路程，他竟
然三次催促司机小胡开快一点。
司机小胡很听话，郑雄刚换的一

款新手机更听话。他回到常住的
曾本之家，正在说那些常说的家
常话，手机铃声便如他所愿地再
次响起来。
“是庄省长秘书的电话！”

看见手机屏幕上出现“李秘
书”三个字，郑雄像是很随意地告
诉刚好就在身边的曾本之。说话
时，郑雄不紧不慢地按了一下绿

键。
（未完待续）


